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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首部以当代国家安全为题材的影片， 《惊蛰无声》遵循着谍战片类型的通用规范， 并尝试对其进行突

破， 表现出反类型特质。影片在情节结构方面遵循基于“炸弹理论”的公式化规范， 并通过三条情节线的复调设置实现了对既

有“公式”的突破； 影片的人物形象塑造具有较为明显的定型化特征， 但“双男主”的设置以及对人物复杂性格的发掘， 促进了

人物个性化的彰显。影片对视觉形象的塑造依然采用谍战片常见图解式编码方式， 但大量最新科技元素和当代城市景观的

嵌入， 削弱了图解性， 建构起强烈的现代感。这些反类型尝试既有得亦有失， 恰恰反映出类型电影在创新过程中的探索与妥

协： 既要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 又要创造新鲜感； 既要遵循类型惯例， 又要寻求突破； 既要追求商业效益， 又要承载主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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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first film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national security， Scare Out follows common 
conventions of the spy film while attempting to break through them， showing anti-genr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plot structure， the film adheres to the formulaic norms based on the “bomb theory”， and also 
achieves a breakthrough of existing “formulas”through the polyphonic arrangement of three storylines.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film features relatively obvious stereotypical traits， but the setting of “dual male lead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s’ complex personalities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ity.  In terms 
of visual imagery， the film still employs the common iconic coding methods of spy films， but the incorpora⁃
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elements and contemporary urban landscapes dilutes this 
iconic quality， constructing a strong sense of modernity.  These anti-genre attempts have both gains and 
losses， precisely reflecting the exploration and compromises made by genre films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
tion： seeking to meet audiences’ expectations while creating freshness； following genre conventions while 
achieving breakthroughs； pursuing commercial benefits while conveying mainstream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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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春节期间， 由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 张
艺谋执导的谍战电影《惊蛰无声》以独特的题材定

位和创新性艺术表达引发广泛关注。截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 影片票房突破 5. 8 亿元， 位居春节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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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部电影票房榜第三位［1］。这部聚焦当代国安战线

的作品， 不仅是张艺谋继《悬崖之上》后对谍战电影

的又一次尝试， 也是中国大银幕首次将镜头对准现

代国家安全工作领域， 并在题材和手法上有一定突

破。众所周知， “类型电影是按照同以往作品形态

相近、 较为固定的模式来摄制、 欣赏的影片”［2］59， 
是一套由制片厂、 观众共同约定的惯例系统， 它既

为创作者提供基本的创作框架与规范， 也为观众提

供稳定的期待视野。关于类型电影的类型特征， 邵
牧君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 一是公式化的情节， 如
西部片里的铁骑救美、 英雄解围； 二是定型化的人

物， 如除暴安良的西部牛仔或警长、 仇视人类的科

学家； 三是图解式的视觉形象， 如代表邪恶凶险的

森林， 预示危险的宫堡或塔楼等［3］27。尽管这几条

标准主要是基于美国类型电影的总结， 但对于中国

类型片同样具有适用性。虽然中国类型片不似美

国类型片那样成熟， 但在发展中遵循相似的逻辑， 
即一部成功的类型片往往能在遵循惯例的同时实

现突破与创新， 体现出视听艺术发展的辩证性。  
《惊蛰无声》作为一部类型意识明显的影片， 它在遵

循类型规则的同时呈现出一些反类型特质， 主要表

现为： 在情节设置上， 遵循“公式化”套路的同时尝

试“戏剧式”创新； 在人物塑造上， 固守“定型化”某

些特点的同时力图达到“个性化”； 在视觉形象上， 
保留“图解”特点的同时探索了独属自身的现代感

与地方性。由此， 《惊蛰无声》在传统谍战电影类型

框架内开辟出新的美学空间。

1　情节： 从公式化到戏剧化

曲折紧张的情节， 辅之以精彩绝伦的追逐与打

斗， 这是谍战片的常见公式。  《惊蛰无声》也有这

样的情节， 但进行了调整和突破， 使其具有“反公

式化”的某些特质， 从而呈现出溢出既定公式的“戏

剧化”的突转特性。

1. 1　情节公式化： 谍战片的叙事惯例

传统谍战片尤其是反特色彩浓厚的谍战片， 其
情节结构往往遵循一套高度公式化的模式： 主角伪

装身份、 潜伏于对方阵营， 受命完成情报传递等关

键任务——对方察觉后， 立即进行调查， 力图揪出

内鬼； 双方据此展开较量， 涉及秘密接头、 密码暗

语、 文件窃取、 敌我试探等各种桥段——（我方）间

谍成功完成任务， 或（敌方间谍）在即将完成任务时

被抓获。这一公式化结构源自希区柯克所称的“炸

弹理论”， “即让观众预先知道谜底， 将观众的观影

重心引向： 主人公什么时候， 以什么方式知道这个

谜底， 知道后又如何去应对”［4］198？亦即， 观众知道

有一颗定时炸弹， 其观影动力在于等待炸弹何时爆

炸， 以及主人公如何应对。在谍战片中， 观众一开

始就知晓谁是间谍， 其观影过程便围绕间谍何时被

抓、 怎样被抓而展开， 并最终完成观影。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反特片， 到新世纪以来的谍战剧， 这一模

式反复出现， 如《冰山上的来客》《潜伏》等， 已成为

观众熟悉的叙事惯例。

《惊蛰无声》在情节结构上仍然遵循了这一公式。

影片以有关我国最新战机重要情报的外泄为引子， 引
出国安小组追查情报泄露源头、 排查“内鬼”的行动， 
由此展开了抓捕内部间谍的复杂过程与多方心理博

弈。开场部分， 观众被告知“内鬼”就在黄凯、 严迪、 
陈依三人之中。随着剧情展开， 观众知晓黄凯就是被

敌对方策反的“内鬼”， 其一举一动便吸引了观众的最

大关注， 成为了希区柯克所比喻的“炸弹”。最终黄凯

身份暴露， 举枪自杀， 导演预设于剧情中的“炸弹”最

终引爆。这样的情节设置高度契合谍战片的类型模

式， 也满足了观众对这一类型片的期待视野。因为此

类情节为观众提供了既熟悉又安全的叙事路径， 能够

照顾观众的欣赏习惯和认知水平。

1. 2　情节戏剧化： 三重情节线的复调叙事

然而， 《惊蛰无声》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在遵循

公式化框架与规范的同时， 还通过三条情节线的复

调设置实现了对这一“公式”的突破与超越。

第一条情节线是明线， 也就是黄凯的沉沦之路。

影片开场不到 20分钟就满足了观众的预期——队长

黄凯正在被境外势力策反。这是传统谍战片常用的

悬念前置的手法， 也即前文所论的“炸弹理论”的应用。

观众很早就知晓黄凯的身份， 得以目睹他在一次次纠

结、 煎熬与崩溃中所经受的心理折磨、 良心拷问与道

德迷失。黄凯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 而是一名经过千

锤百炼的国安战士。其之所以被境外势力策反， 并非

源于软弱或贪婪， 而是源于一次酒后误事， 以及其喜

欢控制局面的硬汉风格。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缜密思

维和专业能力便可将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然而， 事
与愿违， 他一步步滑向被策反的深渊。当他通知白帆

换掉衣服以摆脱国安人员跟踪的那一刻， 便注定了其

万劫不复的宿命。因为， 境外势力的狡猾与技术超出

了黄凯的可控范围。因此， 其最终结局只能是被作为

42



（总第  206 期） 《惊蛰无声》： 谍战类型片的反类型尝试（郭学军）

无用“棋子”弃掉， 其本人最终因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

而选择自杀。第二条线索是暗线， 也就是严迪的卧底

之谜。与黄凯过早暴露身份形成对照， 严迪的真实立

场始终悬而未决。影片刻意营造了严迪因前女友居

于国外而被境外情报机构收买的假象。待黄凯身份

暴露后， 严迪便解除了“内鬼”的嫌疑。但在影片后半

段， 严迪与境外通话， 观众方知他原来亦是被策反的

“间谍”。及至影片结尾， 严迪与王局长见面并交换帽

子时， 剧情再次发生反转。原来严迪竟是王局长多年

前安排打入境外势力内部的卧底， 是一名“双重间谍”。

其最终使命乃是等待时机予敌以最致命一击， 此方为

真正的“惊蛰”行动。此种一波三折的情节设置， 极大

地挑战了观众的期待视野。第三条线索是暗线后的

暗线， 亦即王局长的惊蛰布局。如果说黄凯和严迪是

棋盘上的棋子， 那么王局长就是那个操控棋局的棋手。

影片的结局最终揭示， “惊蛰行动”本身就是一场精心

设计的局——以半真半假的情报为饵， 逼迫内鬼暴露， 
同时实现更深层的战略目的。这一叙事层次的存在， 
使得影片格局从“抓泄密内鬼”升华为“布战略大棋”， 
由“找出叛徒”扩展至“长期潜伏”。而其设计者就是

王局长。

这三条情节线索的复调并置， 形成了一种“三

层局中局”的精密结构， 也使剧情产生了多重戏剧

性的翻转与变化。明线让观众看到人物的沉沦与

挣扎， 暗线制造悬疑与反转， 第三条线索则赋予整

个叙事以战略纵深与历史厚度， 同时也留足了下一

个悬念。这种剧情设计显然超越了多数间谍影片

的情节模式。

1. 3　期待满足与陌生化效果

影片在遵循谍战片“公式化”情节的设计基础上， 
对之加以适当修改与创新， 使“戏剧化”的情节设计渗

透其中， 这样的情节结构有其独特价值。其一， 公式

化结构能顺应观众欣赏习惯， 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期待

视野。类型电影的创作逻辑是制作者与观众达成的

一种“共谋”， 其本质是“神话功能”。它将某种社会经

验浓缩成冲突与解决的戏剧结构， 使观众获得情感满

足。 《惊蛰无声》在表层采用“抓内鬼”的经典模式， 
让观众能够快速进入叙事语境， 享受猜谜与解谜的快

感， 并浓缩大国博弈的社会经验， 实现战胜强敌的“神

话”效果。其二， 情节的戏剧化突破能创造陌生感， 
提升观影兴趣。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认为， 

“艺术的技巧在于使对象变得陌生， 增加感知的难度

和时间的长度”［5］32。 《惊蛰无声》通过三重情节线的

复调并置、 悬念前置的策略以及层层翻转的设计， 不
断突破观众的认知预期， 产生新的陌生感， 从而创造

出持续的审美张力。正如评论者所言： “影片在开场

前 10分钟就在打破预期……但这只是张艺谋的第一

重戏法， 看到后面， 你会发现戏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

充满了算计。”［6］

2　人物： 从定型化到个性化

类型片中的人物设计趋于定型化， 即人物一出

场就定型， 很少有较大性格发展与变化。片中人物

的“圆形人物”特点不明显， 缺少个性化。  《惊蛰无

声》中人物定型化特点较为明显， 甚至有符号化嫌

疑。但是其“双男主”的人物设置以及二人之间亦

师亦友亦敌的特殊关系， 赋予人物一定的深度， 使
其呈现出一定的个性化特征。

2. 1　定型化： 谍战片的性别政治与明星机制

经典谍战片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呈现明显的定

型化特征， 尤其是在女性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塑造

上。劳拉·穆尔维指出： “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与叙

事的基本构成原则， 首先是男人看或女人被看。它

建立在男人或女人、 看或被看、 主动或被动、 主体

或客体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式间的叙述与影像序

列。”［7］109 即在商业特征明显的类型电影中， 女性通

常被置于“被看”的位置， 成为男性欲望的投射对

象。这一现象在谍战片中尤为突出——男性多为

行动的主角、 叙事的中心， 女性则多为次要角色， 
且敌方间谍常常由女性担任， 并以面容姣美、 内心

毒辣的“蛇蝎美人”形象出现， 从而兼具诱惑与威胁

的双重功能。如《特工绍特》（2010， 美国）、 《安娜》

（2019， 法国/美国）、 《风声》（2009， 中国）等影片均

体现了这一点。  《惊蛰无声》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

这一传统。影片中的主要角色黄凯与严迪均为男

性， 由杨幂饰演的白帆， 作为境外敌对势力的代

表， 被塑造为性感而危险的女性形象。这一性别功

能在影片中最集中的体现是白帆洗澡的场面， 正如

评论者所言： “杨幂的性感特工造型还不够， 还要

安排一场洗澡戏……典型的男凝视角和女性刻板

印象。”［8］ 刘诗诗饰演的小玉同样陷入定型化困境， 
这一角色被简化为“美丽而幽怨”的妻子， 其叙事功

能仅限于推动黄凯向白帆寻求情感满足。

与此同时， 影片延续了类型片常用的明星策略。 
“作为现代商业产物的好莱坞明星是金钱与意义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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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体， 其文化符号意义越丰厚、 越符合大众期望， 
其经济价值的符号性就越鲜明。商业价值的实现， 又
反过来促使制片商通过媒介宣发来推高明星的艺术

与文化符号价值。”［9］ 好莱坞如此， 渐趋成熟的中国电

影产业亦然。 《惊蛰无声》集结了易烊千玺、 朱一龙、 
雷佳音、 杨幂、 刘诗诗、 姚安娜等一众年轻演员， 并
有张译、 宋佳等资深演员加盟， 构成了“全明星阵容”。

明星制的运作逻辑在于， 明星不仅是角色的扮演者， 
更是观众欲望投射的客体， 其能够提升上座率并满足

观众的想象性认同。通常， 每位电影明星都有其擅长

的角色类型， 从而形成观众熟悉的表演特质， 如易烊

千玺的冷峻、 朱一龙的硬朗、 雷佳音的戏谑、 杨幂的

妩媚等。当这些演员在银幕上反复呈现并不断强化

这些特质时， 便产生了定型化的趋势。 《惊蛰无声》

恰好复现了这些演员的标志性表演特质， 使其角色成

为观众眼中的“熟悉的陌生人”， 从而吸引熟悉他们的

观众。

2. 2　个性化： 双男主的设置与人性的深度开掘

《惊蛰无声》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 首先体现在双

男主的设置上。易烊千玺饰演的严迪与朱一龙饰演

的黄凯构成一对镜像式的人物。一个潜伏于黑暗， 一
个沉沦于欲望； 前者坚守信仰， 后者迷失自我。这种

双男主结构借鉴了《无间道》的经典模式， 又在具体呈

现方式及其深层意义上有所创新。

本片最值得讨论的创新之处， 体现于对两位角

色复杂性格的塑造。黄凯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在于， 
他并非单纯的“叛徒”， 而是一个在欲望与理智间不

断博弈的悲剧人物。饰演者朱一龙在采访中分享， 
他找到的突破口是“暂时丢掉一些理智， 用最真实

的情感去靠近角色”［10］， 而真实造就了复杂。影片

通过大量面部特写和手持跟拍， 呈现黄凯内心的焦

灼不安： 他不是在疲于奔命， 就是像困兽犹斗。在

黄凯第一次前往宾馆逼问白帆的戏中， 创作者刻意

以短镜头组替代流畅的长镜头， 用影像的错乱感对

应人物内心的失序， 暗合“人生歧路， 一步错则步

步错”的隐喻。严迪的复杂性则体现在他的双重身

份上。作为王局长安插的卧底， 他必须以“间谍”身

份打入敌营， 长期置身于阴影与黑暗之中。影片结

尾， 严迪与王局长在湖边夜景中密会的场面， 显得

神秘而庄重。此处光线处理极为精妙： 严迪因需长

期潜伏， 注定被暗调包围。这种对人物命运的光影

隐喻， 超越了简单的正邪划分， 触及了“蛰伏者”的

本质内涵， 即长期面对人性之恶， 在严酷环境中与

敌人周旋， 并时刻防范自身被黑暗腐蚀。

双男主设置的深层意义在于家国大义与兄弟情

深的碰撞与抉择。黄凯与严迪既是同事， 亦是生死之

交的战友。黄凯对严迪有两次救命之恩。因此， 当黄

凯一步步滑向深渊时， 严迪深感痛苦， 几经思忖后， 
决心挽救他， 甚至不惜触犯纪律。此时的严迪便不再

是缺乏个性的平面人物， 而成为了有血有肉的艺术形

象。黄凯亦是如此。当其身份暴露， 用枪指向严迪时， 
共同经历生死的患难之情， 在真相大白之际， 胜过了

其对全局掌控的执着与美女间谍的致命诱惑。最终， 
他放下武器， 将生路留给兄弟， 将死亡留给自己。至

此， 黄凯的形象已从单一的“叛徒”， 升华为血肉丰满

的“被策反的队长”。

2. 3　明星效应与女性困境的双重审视

从对观众的吸引层面来看， 明星演员的大量运

用确实提升了影片的市场号召力。影片票房与口

碑的不俗与其强大的演员阵容密不可分。朱一龙、 
易烊千玺两位男主演在片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一

众一线女演员的使用， 显然也增加了票房的保障

——宋佳对赵虹的沉稳塑造、 杨幂对角色坚守自我

的创新演绎、 刘诗诗略显神秘的表演， 都满足了观

众的期待， 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明星效应。

然而， 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局限同样明显。首先， 
女性形象的“第二性”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杨

幂饰演的白帆、 刘诗诗饰演的小玉、 宋佳饰演的赵虹， 
均未能完全摆脱功能化、 符号化的塑造模式。影片对

于黄凯失足原因的交代显得有些潦草， 原因之一在于

小玉这一形象塑造得过于单薄。其次， 部分角色存在

“空心化”困境。严迪虽然被赋予冷峻重情的特质， 但
其形象却始终悬浮于故事表面， 其个人背景、 情感世

界均付之阙如。黄凯的扁平化倾向， 也源于影片对其

个人生活的刻画浅尝辄止。因此， 有网友评论称“两

个核心角色不够鲜活， 而有点像职业符号”［11］。与此

形成对照的是， 配角李楠虽戏份不多， 却因多了一些

现实维度的刻画而显得立体可感——一位因经济拮

据而走上歧途的化学博士， 却仍遵守着交通规则。这

一对比恰恰揭示了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失衡， 即： 沉
浸于动作场面的营造， 却忽略了人物能否真正落地、 
是否具备坚实的现实质感。

3　视觉形象： 从图解式到现代感

在类型片中， 某些特定的视觉形象具有相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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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意义， 观众可从中准确解读含义， 类似于按图

索骥， 所以命名为图解式。作为一部谍战片， 《惊

蛰无声》也有此类型电影常见的视觉形象。但作为

一部有着明确文化意指的谍战片， 《惊蛰无声》引入

了诸多具有科技感和地域感的视觉形象， 从而具有

了很强的现代感。这可视为其对类型电影图解式

视觉形象特征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3. 1　图解式： 类型惯例的视觉编码

经典谍战片在视觉形象上往往采用一套固定的

图解式编码： 汽车、 枪械、 手机等的频繁出现， 不仅

象征着间谍行为的科技感与先进性， 还指向其强烈的

现代文化语境； 而在高楼林立的复杂城市街区中多次

出现的追逐场面， 不仅凸显了敌特的狡猾与追捕的艰

难， 还进一步强化了间谍影片的现代文化指向。这些

视觉元素频繁出现， 逐渐融入观众的观影经验， 与观

众形成某种默契， 通过这种默契的实现来满足观众的

期待。此外， 这种逼真又具现代感的视觉形象也塑造

了观众的主体性幻觉， 观众在观影时仿佛亲身参与了

影片中智力与勇气的较量， 获得主体性的满足。 《惊

蛰无声》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些惯例。影片中自始

至终不乏追车、 搏斗、 枪战等动作场面， 尤其是作为

双主角的黄凯和严迪， 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冲突激烈的

强情节场面中， 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影片结尾

处， 严迪带领国安人员对白帆进行围捕的画面极具视

觉冲击力， 在急速的追逐中， 严迪的智谋与勇气， 白
帆的狡诈与狠毒均展现得淋漓尽致。穿插其中的爆

炸场面则极大地提升了观赏性， 并以高度互文的方式

实践了谍战片常见的“爆炸理论”叙事策略。这些图

解式视觉元素的使用， 保障了影片作为商业类型片的

基本品质。

3. 2　现代感： 科技元素与当代城市景观的创新呈现

《惊蛰无声》在视觉形象设计上的最大特点， 在
于将大量当代科技元素融入影片， 创造出具有强烈

现代感的影像风格。这既可视为间谍电影在当下

社会语境发展的图解， 也可视为对间谍电影传统视

觉形象图解范式的一种突破。

首先是无人机镜头的系统性使用。张艺谋在

采访中坦言： “我没有一部电影拍过这么多无人机

镜头。”［11］ 影片将无人机当成空中的一只眼睛， 使
其成为影片中最具观赏性的视觉形象之一。大量

无人机俯瞰视角的运用， 既营造出穿梭感， 又贴近

年轻人熟悉的游戏体验与动漫视角。深圳连绵的

建筑在俯瞰视角下犹如一张巨网， 被跟踪与追捕的

人物如蝼蚁般移动， 个体的渺小感、 叙事的压抑感

与命运的无常感由此建立， 增强了影片的人文气

息。其次是现代科技设备的全景呈现。影片中， 敌
方动用了可动用的一切高科技手段， 例如， 将逃跑

路线引向监控盲区， 布置信号干扰设备， 以及埋伏

狙击手接应同伙。国安小组则采用了更先进的反

制手段， 利用无人机填补监控的空白地带， 并通过

镜像推演与人工智能计算， 为追踪人员规划最佳路

线。这种“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的科技博弈， 既体

现了科技发展在为我方发现敌人提供帮助的同时， 
也可能为敌方隐匿行踪提供便利的双重性， 切中了

当代谍战电影的核心逻辑。最后是现代城市空间

的真实质感。影片大量场景取景于深圳， 镜头涵盖

了大运中心体育馆、 大运天地等十余处核心地标。

岗厦北枢纽“深圳之眼”、 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深业上城、 大疆“天空之城”等陆续入镜， 共同勾勒

出一幅“银幕之内是故事、 银幕之外是深圳”的叙事

画卷。深圳的玻璃幕墙成为天然监控画布， 早高峰

地铁站涌动的人潮成为跟踪与反跟踪的天然掩护， 
都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谍战就发生在身边。总之， 这
些科技感和地域感很强的视觉形象建构了独属于

该片的视觉特质， 也使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视觉形

象的图解桎梏， 呈现出某种创新性。

3. 3　双重连接： 观众期待与当下社会的视觉桥梁

从功能层面看， 《惊蛰无声》的视觉形象实现了

双重连接： 一方面， 图解式视觉形象连接着观众的

观影经验， 满足了观众对谍战片的期待。那些熟悉

的追逐、 枪战、 搏斗场面， 保障了影片作为商业类

型片的娱乐性。另一方面， 具有现代感的视觉形象

连接着当下社会， 建构了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更具

现代特质的电影世界。正如导演张艺谋所言， 该片

追求“贴近生活的现代感， 而非科幻化的虚构表

达”［12］。深圳这座“无需刻意布景便自带未来气息

的城市”， 成为连接虚构叙事与现实世界的最理想

的桥梁。例如， 通过影片开场的追踪戏， 观众得以

看到高科技加持下的追捕行动， 同时也能感受到城

市空间作为叙事元素的强大表现力。

然而， 影片在视觉呈现上也存在局限。大量的

无人机视角镜头存在“滥用之嫌”， 会导致观众有时

成为俯瞰全局、 拥有全知视角的局外人， 难以贴近

人物， 遑论建立认同感。这充分表明， 高科技与现

代感加持的谍战片需反思技术至上主义带来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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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力求“在装备理性与生命叙事之间建立一种辩

证的对话机制”［13］。实际上， 影片中真正具有情感

穿透力的镜头往往不是无人机航拍的大场面， 而是

小景别的跟拍或凝视。这类镜头大多用于拍摄黄

凯， 小景别能捕捉其细微的表情变化， 而手持摄影

的晃动感也恰如其分地呈现出他内心的不安。这

种对比恰恰说明， 在人工智能时代， 包括间谍片在

内的现代电影对于高科技手段的运用， 要与人物的

情感表达保持平衡， 唯有如此， 才能促使观众获得

真正的沉浸式观影体验。

4　结　语

“时代虽然变化， 但是谍战片（间谍片）的本质

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那就是政治性与娱乐性的

完美结合， 变化的是不同的政治性与不同的娱乐要

求， 需要更多地适应社会心理和主流观众的欣赏口

味。”［14］《惊蛰无声》作为中国首部当代国安题材影

片， 遵循了间谍类型片中那些相对稳定、 成熟且被

证明行之有效的规范， 可以说， “正是这种规范化

和程式化， 培养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期待视野； 而
正是这些怀着特定观影经验和期待视野的观众， 又
反过来给了类型片生存的空间”［15］99。这正是间谍

片作为类型片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更值得注意的

是， 《惊蛰无声》在遵循这些规范的同时还对其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提升与改造： 在情节设置上打

破公式化套路， 通过三条情节线索的复调叙事创造

了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在人物塑造上超越定型化模

式， 通过双男主的设置深化对人性的挖掘； 在视觉

形象建构上突破图解式表达陈规， 利用现代科技元

素的融入制造出具有强烈当代质感的影像。然而， 
影片对于类型电影一些常见局限未能完全超越。

比如， 类型片中女性形象的“第二性”地位未能根本

改变； 核心人物的“空心化”倾向削弱了情感冲击

力； 无人机镜头的滥用也影响了观众的沉浸体验。

这些得失恰恰折射出类型电影创新过程中的探索

与妥协： 既要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 又要创造新鲜

感； 既要遵循类型惯例， 又要实现突破； 既要追求

商业效益， 又要承载主流价值观。

张艺谋将《惊蛰无声》定位为对“当代谍战”这

一新类型的一次尝试。从最终的呈现效果看， 此次

尝试虽有缺憾， 却为中国谍战片的类型创新开辟了

新的可能。正如影片所揭示的， “惊蛰之人”需要长

期面对人性之恶， 在严酷环境中保持清醒。类型电

影的创新之路亦是如此： 需要在商业与艺术、 惯例

与突破、 满足观众期待与提供陌生化体验之间， 找
到那条通往“惊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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